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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级要求,单位里的
几间老旧房屋被拆除，腾出来
一片空地。

有人说，这片空地位置不
错，平整平整作为一个停车的
地方，挺好。

有人表示反对，屁大点儿
的地方连三辆车都挤不下，大
家为个车位再闹意见就没什么
意思了。

那就干脆当作体育场地
吧，放上几张乒乓球台，全民健
身嘛，既有益于身心又能够彰
显单位活力，挺好。

有人表示不同意,这个地
方临近大街,上班时间娱乐休
闲，让路人录了小视频传到网
上那可就麻烦大了。

既然临街靠门，最好把这里
栽上花卉，既绿化了环境又美化
了街景，挺好。有人建议说。

这个提议得到了很多人的
赞同，不过也有人反对,说种
了花草树木不要紧，可是得有
人来维护，这么小的一块地方
雇人值不得，如果需要职员轮
流干活,可得提前征询大家的
意见。

不如把这里开成一片菜
地，种点新鲜蔬菜。门卫刘师
傅说。

种菜是好事，但是菜长出
来算是谁的呢？算老刘的，肯
定不行。算单位的，张三拿一
把李四摘一筐，因为谁拿的菜
多谁拿的菜少，还不打得头破

血流？
有基层干部想在领导班子

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让领导拍
板，这让几位主要领导都很不
满，这样的小事居然也要上
会？真是乱弹琴！

领导很忙，基层干部也很
忙，职员们也都很忙，这块地就
这样空闲下来了。

有多事的为门卫刘师傅出
主意，让他把这里不声不响种
上菜，弄个既成事实。刘师傅
是个实在人，有人这么说，他就
这么做了，利用早晚工余的时
间更换肥土，平整土地，打算种
一些时令蔬菜。

领导们发现这一情况非常
愤怒，直接质问老刘，是谁允许

他在这里开荒种地的？
这让老刘十分尴尬，既成

事实的计划立刻搁置了。
虽然没有领导批示，也没

有人维护，但是闲置的土地却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一场
春雨后，野草不受控制地长了
起来。有着充足的阳光雨露，
又有肥料又透风又有水，野草
长得非常茂盛，团团簇簇，生机
勃勃。

进进出出的人们，走到这
里都会多看几眼。没有上级
通知，领导没有关注，没有做
体育场地，没有建停车场，没
有种花种草，菜也没有种成，
这片空地活成了自己的样子，
也挺好。

金喜轻手轻脚地推开门，忍
不住吊了句山歌：“噢嘿——对面
介阿妹哟……”然后又猫下身，蹭
了几下老婆的脸，呵呵地笑。

浸在电视中的金喜老婆吓
了一跳，说，撞鬼了？

“快乐大冲关”正在紧要一
关。选手踩在巴掌宽的独木桥
上，下面是哗哗激流，每一步都
显得格外小心。

突然，扑通一声，那家伙一头
栽了下去，冲关失败，前功尽弃。

老婆也哇地大叫了一声，扭
过身，狠狠瞪了金喜一眼。

金喜却面带笑容，脚步轻盈
进了厨房，很快奏响了锅碗瓢
盆交响曲。

哟，日头从西边出来了？
的确，金喜结婚后下厨房的

次数屈指可数。为啥？按他自
己话说，单位公事累成半条命，
回到家还不该休养生息？我们
男人容易吗……

也是不容易。老婆也没话
说，他的什么工资卡、奖金啥的，
金喜全都一股脑上交，这样的男
人没几个了。只是让老婆不满
意的是，金喜这人的确有强迫
症，屁股后揣着小本，天天晚上
回来就掏出来，念念有词，或减
或增，说是细节决定成败。可注
意细节的金喜，熬了几十年，还
是办公室的一个副科长。

老婆倒不是非要金喜当啥
官，主要是看不惯他谨慎过头的
做派。比如要接待领导吃饭，金
喜至少要提前一周谋划，一顿饭
的方案，始终在他脑海里不停演
练，光琢磨那份菜单都比写长篇
小说还要难，就像一个剧务。领
导说哪天要出差，他又开始规
划：从交代司机整理车辆内务开
始，然后是天气情况、穿衣指数、
路上拥堵的预测，一直到抵达酒
店 后 究 竟 先 吃 饭 还 是 先 回 房
……简而言之，金喜是个细节
狂，吹毛求疵的劲头堪比吉尼斯
世界纪录。

这样的人，能开怀大笑的概
率是微乎其微的。难怪今天金
喜的表现，令老婆疑窦顿生。

提拔了？瞎说。
既然没提拔，为啥眉眼笑得

这样夸张？老婆哼了一声，捡
金子了？

天上没有银子掉，除非你去
撒钞票。金喜切着肉，随口回
了句。

咿呀，平日神经兮兮的家伙
居然还开起玩笑来了。老婆更
觉不可思议。

哦，猜到了。一定是见到初
恋女友了——你前几天不是说
一 帮 同 学 回 来 ，要 相 约 小 聚 ？
对了，中午你在外面吃的——是
不是聚会了？老婆竖起眉。

你这智商真可怜。不是提
级就是和女同学吃饭——喂喂，
能不能有点新意？金喜故意顿
了下，说：别瞎猜了，告诉你吧，
我中午和黎强吃了个饭。

就这？
就这。

老 婆 说 ，你 俩 熟 ，谁 不 晓
得。就算他官大，别人难请到
他 ，可 你 和 他 一 起 吃 饭 还 少
吗？值得这么高兴吗？

熟是不假，可我们在一起，
他也是当官的。金喜说，这不
一样。

照你这一说，像是这回吃了
顿饭他就不当官了？把你激动
成这样。说，他这回帮啥忙了？

啥也没有，我也不需要他帮
啥。我没两年就退休了,无所谓。

那 …… 是 黎 强 请 你 吃 饭 ？
去了最豪华的大酒店？老婆的
逻辑推理继续深入。

不，是我请的。金喜说，上午
心血来潮，就拨电话约了黎强。

你……老婆盯着他，像盯了
个怪物。好端端请他干嘛？

就是请他吃饭嘛，啥事都没
有。金喜的心情丝毫没被老婆
的白眼击伤。

神经病！那你那么夸张干
嘛，还偷着乐？

电视上，第二轮冲关快来
了。老婆对现行的话题开始兴
趣消退，关注点切回电视，捏着
遥控器随口问，在哪儿吃？

铜锣巷，阿珍餐馆。金喜眼
神很沉醉，好久没去了。

小店？老婆嘴一撇。咦，那
里小车应该进不去呀？老婆突
然说，你不是最讲究细节吗？

我要他把车停外面，自己走
路进去的——也好减减他的将
军肚。

那……吃了些啥？老婆的
眼睛还在电视屏幕上流连。

半份盐焗鸡，红烧草鱼……
家常菜罢了。不过，我还点了
份最有特色的咸菜辣椒炒肥肠
……以前在一起吃饭，可从来不
能点的。

他不是不沾辣吗？
嗯，反正我就点了。好吃！连

菜汁我都蘸光了。金喜笑着说。
神经病！闹了半天，就这么

一顿饭而已。老婆既失望又恼
火，金喜的无名开心，严重干扰
了她看节目的注意力。

金喜顺着老婆的目光瞄了眼
屏幕，说，你喜欢选手还是导演？

老婆不耐烦，你问得好古
怪。谁都喜欢看选手冲关，导
演嘛，肯定也喜欢。

要我说，导演才最潇洒。金
喜似笑非笑地说。

莫名其妙，老婆再次嘟囔了
一句。

导演想咋样就咋样，选手就
只能按规则。今天我也当了回
导演。哎，这顿饭吃得真是空前
轻松！以前多拘谨啊——不提
了。喂，我说的你到底懂不懂？

不懂！老婆捏着遥控器调
音量。

什 么 见 识 ，金 喜 哼 了 声 。
哦，忘讲了，黎强上周从副市长
任 上 退 下 来 了 。 算 了 ，鸭 听
雷！（客家俗语，意指听不懂、并
显出一脸茫然的表情）

老婆望了望金喜，眼里果然
一片茫然。

你到底懂不懂？
□非非鸟

广东省博物馆推出的
《绘冠南天——粤藏宋元
书画特展》上，有一批曾
经被岭南鉴藏家珍藏的
宋元书画珍品。它们与
岭南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从中亦可见岭南学人的
收藏风尚。

其中正在展出的黄公
望《溪山图》，原为著名学
者容庚的旧藏。容庚先
生之女容璞向羊城晚报
记者讲述了容老收藏的
故事与理念。

孙碧霞是位教书先生，生
得唇红齿白，面若桃花，身材婀
娜，常常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旗
袍，人送雅号“阿靓”。

学校设在村子北头的一间
祠堂里。阿靓老师的宿舍在
祠堂的西北角，很小，只有三
四平方米。没课的时候，阿靓
老师常常到村里学生家里家
访。她身上总带着一个本子，
时不时掏出来，写上几个字，
或者画一些旁人看着不明所
以的符号。其余时间大多待
在房间里。

乡长周瑜生偶尔也会过来
坐坐，总是身穿着那件灰色长
衫。周瑜生在村里读了几年私
塾，又到县里的六堡中学念了
好几年新式学校，是村子里书
念得最多的人。他毕业后在外
地做了几年老师，前年回到乡
里做副乡长，今年顶替周疤子
做了乡长。

周瑜生一般是傍晚时候
来。屋里点着一盏若明若暗的

油灯，阿靓老师从抽屉里掏
出小本子，从桌上拿起改

卷用的红铅笔，两个人
低着头在一起写写

画画，末了撕
下 涂 满

字画的纸，扔到正烧着水的火
炉里。有时，两个人的头免不
了碰在一起，两人对笑了一下，
又埋头写写画画起来。

这时候，管理祠堂的庙祝
阿福就会悄悄地踮起脚尖，从
门缝里瞧一会儿，然后走到大
门外叠纸钱去了。

阿福曾悄悄地对人说，阿
靓老师和乡长周瑜生在搞对象
哩，两人是县里六堡中学的同
学。阿靓老师还是瑜生推荐来
这里当老师的呢。

有时，几个大一点的学生
白天课间也会到阿靓老师的房
间里坐。阿靓老师就很和蔼、
很大方地让学生坐到床上，有
时还会从床底下一个瓦罐里，
掏出从家乡带过来的土特产给
他们吃。

第二年入冬农闲的时候，
学校办起了成人识字班，学生
就是村里的一帮后生仔、后生
女。阿靓老师主讲，乡长周瑜
生偶尔也会过来讲讲课。学生
们特别喜欢阿靓老师讲课，她
讲课是说一口软绵绵的官话。
奇怪的是，从没走出过村子、也
从未接触过官话的学生似乎也
能听懂。村里人猜测，先生是
来自讲黎话的雷州半岛。

识字班深夜下课后，总有
十几个毛头小子磨磨蹭蹭、拖
拖拉拉地不愿意走，围住阿靓
老师说一会儿话。有时候，老
师会陪他们悄悄溜出祠堂。庙
祝阿福发现，竟有几个晚上，他
们半夜三更才回来。

四岔口江的南岸竖起一座
炮楼，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四五
十个皇协军和一小队日本鬼子
进驻了四岔口。

这时候，庙祝阿福就很少
看到乡长周瑜生到阿靓老师这
儿坐了。他倒是常常见到乡长
带着乡兵，耀武扬威地入户征
粮，或是带着强征的民夫到县
城里修炮楼。

村里人恨透了日本兵，从
此也恨透了乡长周瑜生。

四月里的一天，周瑜生带
着十多个后生到县里做挑夫。
到八月十五的时候，这十多个
后生还没见回来。又过了除
夕，仍然没有这帮人的消息。
都传说是做了日本人的炮灰
了。

这十多个后生的家里人当
然就不干了，纷纷跑过来吵。
吵谁？吵阿靓老师呗。为啥？
一是他们都不敢惹乡长周瑜
生，二是这十多个后生齐刷刷

都是参加了阿靓老师的夜校
班，且经常留下来陪老师说话
的。阿靓老师就用软绵绵的官
话，安慰这十多个后生的家长，
说是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了，不
要怕，我可以打包票。有时候
急起来，脸更红了，就显得更美
丽、更动人了。

庙祝阿福就很为阿靓老师
担忧，常常注意着她。晚上睡
觉就很难入睡，入睡后往往做
噩梦，常常从噩梦中惊醒过
来。一天晚上，他梦见阿靓老
师被人追杀，追兵是日本兵，二
三十人，从四岔口江边的炮楼，
一直向学校方向追过来，阿靓
老师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嘴里
不停地叫喊着“救命……救命
……”。阿福就跑过去，想把她
藏到祠堂里。这时，冲在前面
的匪兵开枪了，“砰”的一声
……

阿福就醒了过来。
醒了过来之后，竟然真的

听到了枪声，是从不远的四岔
口江边传过来的。他摸摸索索
地爬了起来，不敢点灯。过了
好长时间，他哆哆嗦嗦打开门
走出去，一直往江边摸去。

突然，他被一个软绵绵的
东西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他

爬起来摸过去，一看，路上横卧
着两个人，血淋淋的。就着朦
胧的月光，仔细辨认衣服，他认
出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是乡长
周瑜生，另一个穿着藏青色旗
袍的是……阿靓老师……

阿福可怜这两个后生，连
忙跑回祠堂，拿来锄头，费尽全
力连夜把这两人埋在离学校不
远的一个山坡上。第二天，日
本兵闯进祠堂，把祠堂翻得鸡
飞狗叫，临走时，还一把火烧了
祠堂。

四岔口解放后，当年被周
瑜生带到县里做挑夫的十多
个后生，随着南下的解放大
军，纷纷回到地方工作。四岔
口的乡亲从这十多人口中得
知：乡长周瑜生和阿靓老师都
是受党组织派遣，到四岔口分
别以乡长和教师的身份作掩
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当
年被带到县里的那十多个后
生，是周瑜生和阿靓老师在四
岔口发展的党员，党组织把他
们转移到十万大山游击区后，
又辗转到了山东解放区。那
天夜里，两人召集同志们开
会，被敌人发现后，为了掩护
同志们撤退，都壮烈牺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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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璞解读黄公望《溪山图》：

父亲用“容庚秘箧”印章表达他的极度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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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望的作品存世很
少，容庚初所见多为明人临
作。据容庚自记的《颂斋书
画小记》中所写，本次《绘冠
南天》展出的“黄公望山水半
幅”购于1954年。

当代书画鉴定家张葱玉
曾认为画上字迹干涩，或疑
为伪作。坊间普遍认为，该
画曾经被割裁，画面中的山
体、村舍不完整，更无作者款
识印章，最为藏者忧虑。不
过，清代常州画派代表人物
恽寿平一度收藏了该图，更
在上角题识：“此图无款识，
遂沦落东园之瓯香馆，能不

为此图叹息！然此图一有款
识，便为贵戚王孙有力者所
收，岂得沦落于东园之瓯香
馆，不能不为东园称快？”

“当时不少人说这幅画
是赝品，我父亲有他的独到
判断。”容璞表示，容庚先生
的判断主要从两个方面而
来：此图有恽寿平题识，恽寿
平一生痴迷黄公望，也是容
庚景仰的画家；其父对黄公
望及大量宋元作品有认真研
究，从笔路中可见黄氏的水
平与风格。

“以前很多人不倾向收
藏绢本作品，更多收藏容易

保存的纸本。”容璞介绍，容
庚认为该画笔墨厚重，非明
清人所能有的气格，应为黄
公望 70 岁以前之作。黄公
望晚年变法，其存世经典《富
春山居图》就作于 70 岁以
后，其 70岁以前则不为世人
所重，故后世难以辨别。书
画家、鉴定家谢稚柳亦深以
为然，于是在该作品的右上
方绫边题下长跋，力证其真。

佳作令人神往 自有独到判断

收藏人舍我取

□
韩
旭
峰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周欣怡 实习生 梁善茵 图/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

黄公望《溪山图》

掩

护

“容庚秘箧”印

容庚之女 容璞

黄公望（1269-1354），
本名陆坚，世居江苏常熟，
后嗣于浙江永嘉黄氏，遂改
姓黄，字子久，号一峰、大痴
道人等。黄氏曾受赵孟頫
影响，上师董源、巨然等诸
名家，晚年大变其法，自成
一家，被推为“元季四大家
之冠”，晚年以《富春山居
图》留名于史。

此次展出的绢本《溪山
图》高 161.8 厘米，宽 46 厘
米，描绘了一派具有野逸气
息的山水景色。此画中笔
法细密，描绘景物扎实严
密，枯笔淡墨，层层加描，呈
现出一种脱凡趋圣的散逸
心境。

画面共盖有六枚印章，
分别为寿平、恽正叔、瓯香
馆、曾在方梦园家、吴子玉、
容庚秘箧。前三枚印章，都
属于清代画家恽寿平（字正
叔），瓯香馆是其书斋名。
后三枚则分别属于清末收
藏家方梦园，容庚，以及书
画家、鉴藏家、吴荣光的五
世孙吴灏。

《溪山图》的题款“黄子
久溪山图真迹”，为书画家
吴灏于1976年所题，见证容
庚先生与其晚辈吴灏的深
厚情谊。容璞告诉记者，吴
灏是她的同班同学，经她介
绍结识其父。上世纪六十
年代，在容先生处境最艰难
的时候，吴灏时常登门拜
访，两人由此结为忘年之
交。1963年秋，吴灏临摹这
卷黄公望的山水轴，并为此
卷题记，完备记录了画作背
后的收藏故事。

容庚对黄公望的画技甚
为推崇，深有研究。仅在上
世纪四十年代，他就多次记
下了自己临摹黄公望画作的
经历：1941 年 3月 9日，“临
黄子久画一幅”；1944 年元
旦，“临顾胤光摹黄子久《浮
岚暖翠图》卷”，7月14日“临
沈石田仿大痴《富春图》”；
1941年10月，容庚仿黄公望
《秋山图》并题记：“尝读恽南
田记黄大痴《秋山图》始末，
令人神往。”《秋山图》现亦藏
广州艺术博物院。

容庚有其独特的收藏方
法和理念。“父亲一介书生，
并没有太多财力进行收藏。”
容璞回忆，除节衣缩食外，容
庚以“人舍我取，人取我舍”
为收藏方法，力图通过其学
识、目力去发现冷僻之物的
价值。

1956 年，容先生的六个
子女均已从大学毕业，达到
他对子女所承诺的培养计

划。容璞回忆：“父亲曾说，
‘我之所以收藏这些文物，是
为了保护，不使之流散出国
外。’他开始陆续分批地将大
量自家收藏，有计划地、毫不
吝啬地一批批整理好，送到
有关单位，让更多的人作学
术研究之用。”

容璞告诉记者，《溪山
图》是 容 庚 生 前 的 重 要 藏
品。“‘容庚秘箧’是父亲对

极为珍视的藏品所用的印
章。”容璞说，在《溪山图》上
钤有此印，足见容庚对这件
作品的认可。在晚年自传
中 ，容 庚 也 曾 检 视 个 人 珍
藏 ，其 历 代 画 作 中 最 得 意
者，就是“黄公望山水半幅，
有恽寿平题跋”。容璞说，
这件老人家的生前所珍，早
年经其亲自捐赠，已永远属
于国家。


